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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
总集。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

《诗经》不仅是后世诗歌文学的发轫，
也是先民生活的完整写照，其中描写
或提到的植物数量极其繁多。清代
学者顾栋高在《毛诗类释》（专门分类
考释《诗经》经、传所涉各种名物、典
制和阐发诗义）中统计的植物就有
157种，包括木本植物、草本植物、蕨类
植物以及着生地衣类。这些诗歌包含
了古人与自然界植物的互动情感。

在《诗经》开卷之作《周南·关雎》的
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中三次提到了
荇菜：“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
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在《诗经》中，荇菜作为追求窈窕
淑女的比兴之物，女子水边采荇，引
发了男子的思慕，便有了“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
窕淑女，钟鼓乐之”，展示的是人们对
浪漫以及美好情感追求。

当然，古代采摘荇菜是有阶级之
分的，有所谓的“后妃采荇，大夫妻采
苹藻”之说。

现行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
对荇菜的注释为“一种可食的水
草”。而“可食的水草”却不止一种，

“荇菜”到底属哪一种呢？
其实，参差而长的荇菜即现在的

“莕菜”。
花开时，莕菜在阳光下泛光如金，

又称“金莲儿”，又因其叶形习性似荷

花，也被称为“水荷”“野睡莲”，属浅水
性多年生草本植物。春来之时，一顷
柔波之上，玉一样的新绿，疏落地漂浮
着，与天光水色相映，圆润亮泽。

莕菜原产于中国，日本、韩国、印
度、俄罗斯等地都有分布。莕菜的茎
沉入水中，细长多分枝；叶漂浮水面，
近圆形，直径 5~10 厘米。花瓣金黄
色，花开时，黄色的朵朵小花在碧叶
间挺水而出，明亮别致。

莕菜历来都是一道名菜，它的嫩
茎和嫩叶柔软滑嫩，可作蔬菜食用。

《救荒本草》中提到的“荇丝菜”，就是
“采嫩茎炸熟，油盐调食”。古籍《湘
阴志》也提到：“水荷，茎叶柔滑，茎如
钗股，根如藕，人多为糁食。”莕菜加
米煮成粥（糁），是江南名菜。陆玑在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则说莕菜
“可案酒”（当作下酒菜）。明人陈继
儒《岩溪幽事》中也有言：“吾乡荇菜，

烂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
载，遂为渔人野夫所食。”说明味如蜜
的“荇酥”曾经作为菜肴，端上古代人
的餐桌。

荇菜还是水环境质量的标识
物。作为一种点缀水面的优良水生
植物，荇菜能够降低水中氮、磷含量，
对藻类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

“除镉能手”的美誉，对保护水质、维
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荇菜历来也被诗人们赋予着美
好的想象。杜甫《曲江对雨》的“林花
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描写
水荇随风摇曳多姿；唐代诗人王维

《青溪》的“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
苇”，描写溪水中轻轻摇荡的荇菜；北
宋文学家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
竹柏影也”，描写如水地方月光下，竹
柏之影交横，风吹影动，水里的藻轻
轻摇曳，水面的荇缓缓浮游。南宋诗
人陆游在《泊蕲口泛月猢中》说“钓丝
萦藻荇，蓬艇入菰蒲”，现代诗人徐志
摩在康桥边吟唱“软泥上的青荇，油
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就连《颜氏家
训》也用荇菜告诫自己的族人要保持
清澈之心——“今是水悉有之，黄花
似莼”。千百年来，诗人笔下的荇菜
一直幽幽地飘着，散发着诱人的色泽
和气息，也充满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
的期望与祝福。

荇菜：窈窕淑女水上花
许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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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家
山里人家，从古老的青石阶，一

级级，打量我的来临。一种藏在山寺
残瓦上的蓦然对视。

桃花树下，山风无语，摇落花仙
子的笑容，一地桃花。我看见一双深
深的脚印站成寂寞的姿势。

猎狗叫了，重复昨日追赶野兔的
声音。柴门被谁悄悄推开，一条缝的
宽度喝停了狗的烦躁。步子踱到光
滑的青石上，一言不发。

想在石的侵蚀里，测量他们的停
泊。松树断口的年轮上，一滴雨水渗
透的深度，记得第一次隐秘的停驻。
一行孤独的人在山野的冷雨里瑟瑟
发抖。

很多年的屹立，房屋学会猜测我
的渺小，猜测流水的长度。不敢打
扰，我不是风里飘来的那粒种子。

小鸟飞过的刹那，那道山房的墙
壁，飘进多少苦雨的柔长。一曲飘满
冬雪的冰冷奏曲，小屋的主人会听出
深山冬眠的呼吸。屋里收藏太多泣人
的故事，只等把人拉进一盏灯的夜。

屋主无语。我不愿，叙话的拜访。
雨的重量让花瓣哭泣，堆成一地

的花坟引蝶折翅，令一个渐行渐远的
旅人神伤。花期太短，人是暮春柴扉
前叹息的风景。

山里人家，旅行的人，期待流星
划过黑夜碰击自设的心门，不约的瞬
间对视。

来去之间，山是距离，人是距离，
家是一年年的习惯和驻守。

小桥流水
我是旅人，旅行在风一样寻找的

陌境里。小桥凌空的姿态，我无法陌
生。有一双混合血泪史的脚，已经磨
平了桥的冷清。桥剪辑着叮咚流水，
排一行南飞的雁遮挡阳光。

人们到自己的角落躲避前路的

惊惶，尽量接近人群的注目，努力摆脱
迷失，不至于在冬天跌进秋天的冷凄。

流水如平躺的雨，聚成一条雨绳
穿桥过涧，用流动的身姿与彩虹比
美。相依相偎地搀扶着小桥瘦削的
手臂，吸着小桥骨骼里人的味道，把
生命的丰碑立成旷野里执着的坚守，
用一个故事的连续换来通途的渴望。

流水不停，桥停。旅人不停，桥停。
流水从雪山下来，滑翔过飞瀑，

深潭游鱼，在疲惫里夹着泥沙沉睡，
而太多的让危亡左右流动的心情，便
一次次飞越，碎灭为泡影，又浓缩为
新生的希望，追求下落的速度。

流水的身躯里有雨的激越，闪电
滑行的迅猛。而桥本质的肌肤里全
是青翠的颜色，温度凝固后是坚韧的
性情与年轮的封存。

桥在脊梁的上方承载脚步的落
下，任那些柔和如流水飘下的落叶惊
醒骄傲的梦。

我是旅人，流水是旅人。
我们在小桥的旁边相遇，惊惶而逃。

野渡泊舟
舟是流动的桥。
见过舟，见过舟在激流里诠释旅

途，知道舟如人。旅途的宽度是河岸
的距离。

到古渡口，看别人摆渡。摆渡一
份热闹，一份期待，一份对落日的追赶。

忽然之间，我被古代狠狠地叮了
一口。

回到唐宋的诗词里，分解一只舟
的徘徊。布鞋在船舷上摇动，抛落满
心的流放，吟咏而去。

舟不寂寞，寂寞的是西风中的旅人。
添上几场春雨，落几次李花，野

渡无人。
对岸的路有多远，远到满是遍地

的格桑花。对岸的路有多少诱惑，转
过弯就是无数金字塔。

站在岸边，何去何从？往回走怕
是无奈，往前行怕是茫然，唯有在野
渡上放置一枕的梦，守着西来的流水
到自己的东边，一日日地停放，穿行。

走远了，舟还是舟。而我不再是
彼岸时的我。

几个行人
几个行人看我，他们眼中的行人。
旅遇行人，在一些野花铺成的路

上，空气断裂的时候，夹着偶遇的温
暖，彼此慰藉。

无论大漠孤烟中的擦肩，无论沧
海桑田中酒醉般的冲撞，相逢不能不
说是无边的流云演绎成的千古绝唱。

就算无言地走过，也是一个填满
结语的故事。

问一声前方的路途，浮过来的天
气，甚至仅仅一揖的道别，都可以珍重。

种种旅遇，可能在渴望的心思里
蒸发，可能定格成一段真情的词句。毕
竟人不是注定陌生，只是一次次错过。

我害怕相遇的行人，记住的只是
来的样子，转过身就从眼际抹去背影。

多铭记一些背影，多在山路的一
段感知另一段的体温。行人，就可在
日出时有温度，日落时有希望。

挥挥手，手影隐没在生活的洪
流中。

路边蚂蚁，懒懒地歇在家门口，

晒太阳，伸一下腰，打一个滚，脚步的
声响如驶过的火车，远去了。

某一年的下午，还能有擦肩而过
的衣袂之声，你不哭，我就哭了。

一轮圆月
秦时明月，汉唐边关，月依旧是

月，人却不是。
注定每一瞬间只邂逅生命中的

那一丝月光，那一丝从秦淮河洗涤过
的明艳。

走得远了，行得深了，一轮圆月就
那么紧紧牵动你的心跳。步调轻缓，
勾起相思无尽，动荡的心跳进银河的
木船，泊在炊烟的上方，盛满目光。

一轮圆月，桂花浓香里蒸出来的
那一轮，太伤人心。

那独上高楼的远望，让旅人憔
悴，望断残阳，梦随南飞雁。纷乱的
云舟后，何处是家乡？

发渐长，人渐憔，旅思随愁留。
一轮明月，两处相望。

召唤，离愁，忆院落秋千。今夜
情切，深旅梦断，两眼泪流。

回首，一轮圆月漾向故乡深处。

旅人与旅途
王林子


